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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妖之舌”历险记
■杨庆云 文

山妖之舌，和奇迹石、布道台，合
称挪威三大惊悚奇险之地，也是全球
最令人心惊胆颤的景点之一。鬼斧
神工、艰险陡峭的险境暨美景，是大
自然赐予冒险者的特殊礼物。

山妖之舌（Troll’s Tongue）是位
于 挪 威 哈 当 厄 尔 峡 湾 地 区
Ringedalsvatnet 湖面上方 900 多米处
一块悬空伸出的舌型巨石，又称“恶
魔之舌”。不过，Troll是挪威神话中
一种长着大鼻子的精灵，其形象在挪
威旅游纪念品中常见，似乎称为“山
妖”更为合适。

这个景点因为比较隐秘，旅途极
其艰难，去的游客非常少。根据旅游
攻略上说，从停车场到山妖之舌，海
拔高度上升900米，横向距离单程11
多公里，来回23公里，需要徒步10个
小时。没有任何景区交通，没有路，
没有休息点，甚至没有厕所！国内所
习惯的景区设施，统统没有！西方人
崇尚自然和探险，故意不修路。

我自忖，半年前，徒步攀登华山，
2400米，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这900米高度和来回23公里，问题不
大，以我体能，甚至可能不需要10个
小时。

我们一行 6 人，其中 3 位女士自
知力所不逮，明智地决定不去。早餐
后，我和另一对夫妻一起出发，去山
妖之舌了。

6月的挪威，犹如国内的初春，蓝
色的峡湾，幽静的小镇，急溪，瀑布
……时而丽日，时而细雨。我身着薄
薄的春装，脚穿一双休闲鞋，带了两
个面包，一瓶水，兴致勃勃地，权当一
次春游。

7：10，从奥达（Odda）出发，半小
时后，车到停车场，7：45开始登山。

上山的第一阶段有2条路，一条
是盘山的乱石坡，但路程长，要多花
一个小时。另一条是攀爬废弃多年
的缆车铁轨，上升高度 400 米，呈 45
度坡度，中间可能断裂，不连接，不可
预料因素大，但直线上升，距离近。

我们决定爬铁轨。
铁轨废弃的程度超出预计，铁轨

和枕木从悬崖上伸出来，高高地悬在
约3米的空中，下面的山石估计是塌
方了，从旁边手攀树枝，绕到铁轨上。

缆车铁轨旁边有尺把宽的木梯，
有不少地方已经腐朽，右手边有一根
钢丝，可以拉一把，但晃晃悠悠的，不
着力。这时，我发现了所犯的第一个
错误：没带手套！光着手拉钢丝，爬

400米高度，手掌非破不可！
爬到途中，铁轨旁边的木梯断了

很长一截，于是手脚并用，踏着2英寸
宽的铁轨，小心翼翼地攀上去，没有
任何保护！

回头望，下面的湖泊、汽车、房屋
渐渐地成了微缩景观，望上看，离天
三尺三。

坐在铁轨上休息，因为看不到尽
头，每次眼看着像是到头了，一鼓作
气爬上去后，都发现后面的铁轨更
陡、更长，像是天梯，让人很是泄气。

就这样，在铁轨上爬了一个半
小时，来到原先缆车的上站。有一
间木屋，废弃了，锁着，坐在外面稍
事休息。

碰到跟着我们从缆车铁轨上爬
上来的几个新加坡姑娘，她们以为到
顶了，告诉她们，后面还有8公里，她
们脸上露出极为惊讶的表情。

继续前进。前面没有了树，是岩
石、苔藓和沼泽地带，一开始还小心
翼翼地避开积水。渐渐地，进入了
高山雪原，没有路，前面留下的脚印
就是路！踩着雪前进，发现了所犯的
第二个错误：没穿防水登山靴！10分
钟以后，鞋、袜和裤子的下半截就全
湿透了，没办法了，以后就只能是这
样了。

山越来越高，雪越来越厚，前人
的脚印有20-30厘米深，旁边的雪有
多深不知道，只知道摔一跤的时候，
手里的登山杖往雪里一撑，一下子就
没到了手柄。

路上除了用石块标记着红色
“T”字的路引，没有任何人工雕琢，
没有任何可以稍加休息的地方，攀
登雪山的游客很少，望前后左右，惟
余莽莽。

12：00，看到一块突兀于积雪之
上的岩石，坐下来休息，吃了第一个
面包，前面还有6公里。这时，那对夫
妻中的老公打退堂鼓了，他认为，依
我们的行进速度，还有4、5个小时才
能达到山妖之舌，然后还要下山，简
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坚决地和我们
分手撤回了。事后知道，从这里开
始，他花了6个小时才回到山下的停
车场。

寒风刺骨，不可久坐，我和女驴
友继续前进。

沿着山脊，踏着积雪，深一脚，浅
一脚，前面永远看得到，却似乎永远
走不到……

好些西方游客来了，他们的装备
多好！全套登山服，皮手套、登山靴，
脚上打着绑腿，双手持雪杖，大步前

进，而我的行装比红军爬雪山好不了
多少，只是没抗武器而已。只能羡慕
地看着他们超越我们。

这时，我发现了所犯的第三个错
误：我也有一套防水保暖的“鲨鱼皮”
冲锋衣，没带挪威来，我以为：6月份
的天气，不需要再穿这样的衣服了，
可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要爬雪山！所
有的攻略，也都没提到，六月的挪威，
山上还积雪！

山头间有不少白雪皑皑的平坝，
那可不是平坝，是高山湖泊，积雪下
面的冰层可能已经解冻，踏破积雪，
掉进冰湖中，可就玩完了。

不少山脊呈30度坡度，只能小心
翼翼地通过，要摔跤也只能向里摔，
如果向外摔，顺雪坡滚出去，一二十
米外面就是万丈深渊！

当我们行进到四分之三处，有
一群人聚集在悬崖边忙乎。原来，
有一位女游客在悬崖边踩空积雪，
掉下去了，所幸悬崖只高20来米，十
几名游客和登山巡逻员正用绳索攀
下去救援。

我们无暇也无力参与救援，继续
前进……

又越过一个山坳，转过两个山
头，在雪地里整整跋涉了五个半小
时 ，14：50，终 于 看 到 了“ 山 妖 之
舌”——那块令人惊悚的、突悬于半
空中的“舌头”。

在“舌尖”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动
作，或翻腾，或倒立——西方人的玩
命集锦，咱可不敢模仿。但坐在“舌
头”的边缘，双脚悬于900米高空……
留个影，那是必须的，也不枉此行。

终于，一次挑战体力和胆力的极
限之旅，至此已经完成了大半。

15：30，开始返回，一想到还要在
雪地中跋涉那么久，还要7个小时甚
至更多时间才能下到山脚，途中不知
还有什么艰辛考验？要知道，山上可
没有信号！心中不由得打怵。

一个多小时后，空中传来直升飞
机的声响，那是来救援失事的游客
的。能把我们顺便捎带回去吗？当
然——那是做梦。

当我们回到那处失事的地点时，
坠崖的女游客刚救上来，她已经在崖
下冰水里躺了4个多小时。

差劣的装备所带来的困难暴露
无遗，腰以下的衣裤鞋袜全部湿透，
可以拧出水；没有手套，双手已经冻
得如馒头般肿起来；一双休闲旅游鞋
是平底的，不防滑，雪地抓不住，登山
杖底部没像雪杖那样的圆盘，雪中撑
不住，几乎是三步一摔跤。看着下山
的道，真的是怕了！

有时候，坡度稍陡，索性坐在雪
地里往下滑，但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
浪漫。我穿的是一条水洗布的休闲
裤，对雪的摩擦力大，往往滑不动，心

想，要有块板就好了。
被水浸透了的裤子已经不结实

了，往下滑的时候，擦到雪中一块岩
石，“刺啦”一下，裤子扯了个大口子！

两个面包和一瓶水早已吃完，
包里还有几块压缩饼干，但好像也
没有饥饿感。渴了，扒开表层的雪，
抓一口雪含在嘴里，滋润已经起泡
的双唇。那雪映出浅蓝色，应该是很
纯净的。

和女驴友继续返回，山坳和山
脊，高低起伏，似乎没有个尽头，不敢
休息，也没地方休息，也不知道什么
时候可以走出这绝境。看到后面有
西方游客上来，我知趣地闪在一旁让
路，“Thank you！”对视一笑，停一下，
也算是休息了，然后继续赶路，继续
摔跤，屡走屡摔，屡摔屡走……

又走了4个多小时，终于走出了
雪山。海拔渐渐低了，雪化成了水，
在岩石和苔藓间流淌，汇成无数的溪
流和瀑布，反正已经湿透了，也不再
避开水流和水塘，尽量直线前进，只
要不陷入沼泽就行。但是，鞋中灌满
了水，“呱唧呱唧”地，走路不方便，停
下来把鞋袜里的水拧去，褪下鞋袜，
双脚已经被浸泡得发白、肿胀，有些
部位已磨出了血泡。

下山不敢再走缆车铁轨了，往下
爬可真的太危险了，万一失足，滚下
去几百米马上完蛋！

于是绕行乱石坡，踩着大大小小
的卵石，“之”字形地往下走。

膝盖越走越疼，一步一挪，每弯
曲一下膝盖都是折磨，基本已经无法
正常走路了，为了不耽误时间，不敢
休息。

好在挪威正是极昼，晚上 10 点
了，落日的余晖还照着雪峰，闪耀着
金色的光芒。要不然，天黑还走不出
来，真不知道是什么下场。

从树林的间隙里，看到下面的湖
泊、房屋了，看到停车场了……

22：30，回到了停车场，女驴友
的老公还在停车场，等了我们四个
多小时。

驱车回住地，23：00，回到了奥达
——哈当厄尔峡湾酒店，街上所有的
餐馆都已关门，挪威人可没有中国人
通宵营业的习惯。

酒店的马路对面就是哈当厄尔
峡湾的尽头，浅蓝色的天空和深蓝色
的水中，还映着斑斓的晚霞。宁静的
奥达小镇，沉浸在不夜的极昼里。

回到酒店房间，躺在放满温水的
浴缸里，舒展着冻僵的身躯和酸疼麻
木的双腿，心想：假如没有雪，假如装
备好一些……没有假如，一切都过去
了。14个半小时，完成了一次对自身
极限的挑战之旅、历险之旅，此生以
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时年66岁。值得！

旅游日记 世相百态

蒙语
■冯诗齐 文

虽然我们插队插在内蒙古自
治区，属民族区域，但“不幸”得
很，我们到的是农区而非牧区，
干的活是种庄稼而不是放羊。

一眼看过去和内地景色无甚
差别。与之相对应的，那儿的老
乡中，也基本上是汉族人，即便
碰巧遇上个把蒙族人，会不会说
蒙 语 还 是 问 题 。 不 过 ，即 便 如
此，在当地的方言中，还是能找
到一些蒙语的蛛丝马迹。

比如，当地人抽烟点火，总说
“拿屈登来”。这“屈登”就是火
柴之意。我起先并不知道此是
蒙古话，只是觉得这个词有点另
类得出格。1971 年我在《内蒙古
日报》社参加培训时，随队到牧
区采访，意外发现蒙族人也这么
称火柴，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这
不 是 汉 语 词 汇 啊 ！ 再 后 来 ，看

《红楼梦》，发现红楼人物也把火
镰火绒之类叫“取灯”。这样看
来，这个“外来语”在北方汉族地
区流传的历史也已不短了。

刚到南关大队时，我们集体
宿舍的隔壁，是下乡干部老郝的
家。老郝的儿子小郝，是本地知
青，经常和我们在一起闲聊。

小郝有点小知识分子的“酸
味”，喜欢卖弄。比如，当地人把
四面矮墙围起来的一块空地叫
Kulue，小 郝 就“ 西 格 格 ”过 来

“考”我们了：“你们知道 Kulue 两
字咋写啊？”我们当然不知道，这
个名称我们还是打娘胎出来头
一遭听见呢。小郝不无得意地
告诉我们，是两大口里面各写上

“四方”、“八面”，就是“圐圙”！
我们此时只能甘拜下风，把小郝
一顿恭维。

其实，由于这两个字比较罕见，
民间往往写成“库仑”，比如那里的
公路牌子上不难看到有“大库仑”之
类的地名。我忽然想起，以前外蒙
古的首府不是叫“库仑”吗？现在改
名“乌兰巴托”，“乌兰”是红色之意，
犹如我们的“乌兰察布”盟，意为“红
山嘴”；而“巴托”者，“英雄好汉”之
意也，清代皇帝不是要对战功卓越
者封“巴特尔”称号嘛！

秋色 ■唐嘉鸥


